
书书书

　　　　　　史　学　月　刊　　　　　　　　　　　 ２０１５年　　第 ８ 期

古代两河流域苏美尔人的地下世界观＊

陈 艳 丽　　吴 宇 虹

［关键词］苏美尔人；地下世界；死亡观；地府神明
［摘　要］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认为人必然死亡，而且人死后将以灵魂的形式在地下世界继续存
在。苏美尔人对地下世界的想象有两种互相矛盾的观点：一种认为地下世界是一处黑暗、荒凉而又虚无的
地方，这反映了苏美尔人朴素的唯物主义死亡观；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地下世界是一处与现实世界相平行的
地方，死后灵魂在那里过着与生前相同的生活，这种地下世界观反应了苏美尔人的来世观念。苏美尔人眼
中的地府是由神明们进行统治的，地府诸神均有各自的头衔和职能，他们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地下世界行政
管理体系。

＊ 苏美尔人是两河流域的外来民族，在公元前３５００年左右创造了两河流域的城邦文明，在乌尔第
三王朝时期（公元前２１１１～公元前２００４年）创建了庞大的帝国。在苏美尔人的文化中，有许多关于
死亡和地下世界的文学作品流传下来，这些作品清晰地反映了苏美尔人对于死亡的认识和对人死后
所生活的地下世界的想象。苏美尔人认为人必然死亡。在以乌鲁克城邦（Ｕｒｕｇ）的英雄国王吉勒旮
美什（Ｇｉｌｇａｍｅ）为主角的神话史诗《吉勒旮美什之死》中有这样的描述：“吉勒旮美什倒在死亡的床上
再也不能站起来。”（第１３行）①“哦！吉勒旮美什，神恩里勒，巨大的山峰，众神之父，他使你的王权永
恒，但是，却没有永恒的生命。”（第１２～１４行）②但是，对于苏美尔人来说，死亡并不是生命的终结。
随着人在世间最后的一口呼吸，人的灵魂（ｇｉｄｉｍ）离开身体，下到地下世界，生命就从一个二元体转化
为一个一元体，从一种存在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存在形式。所有死去人的灵魂在地下世界里聚集，作为
生命延续的存在形式，并且以他们活在人世的亲属所提供的生活用品、食物和水维持生活。所以，苏
美尔人非常注重对祖先的祭祀活动。
在与地下世界有关的苏美尔文学作品中，“地下世界”一词最常用的苏美尔语术语是“ｋｕｒ”③，该

词的基本意思有“山”“地下世界”“外国”“陌生的国度”④。苏美尔人对地下世界的想象有两个互为矛
盾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地下世界与现实世界大为不同，是一个黑暗的、不见光明的、贫瘠而荒凉的
地方，人的灵魂像羽毛一样漂浮在那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地下世界是一个平行于现实世界的地方，
人的灵魂在地下世界的生活与他们生前在现实世界中的生活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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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两河流域乌尔王朝重要历史档案整理与研究”（１０ＢＳＳ００５），“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
项资金资助：东北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双十’项目‘中西文明历史经验中的公共社会价值观研究’子项目‘苏美尔文明的
公共社会价值观’”。
《吉勒旮美什之死》（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ｏｆ　Ｇｉｌｇａｍｅ），拉丁化原文见牛津大学苏美尔文学作品电子文本库（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Ｔｅｘｔ　Ｃｏｒ－
ｐｕｓ　ｏｆ　Ｓｕｍｅｒｉａｎ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以下简称ＥＴＣＳＬ。网址：ｈｔｔｐ：／／ｅｔｃｓｌ．ｏｒｉｎｓｔ．ｏｘ．ａｃ．ｕｋ），１．８．１．３，尼普尔版本Ⅰ，片段Ａ。
《吉勒旮美什之死》，ＥＴＣＳＬ，１．８．１．３，尼普尔版本Ⅰ，片段Ｅ。

其他还使用过的术语有：ｕｒｕ－ｇａｌ，意为“大的地方”，可能构成了地府冥王涅旮勒神（ｄ　Ｎｅ－ｅｒ－ｇａｌ）的名字；ｋｉ－ｇａｌ，意为“大的地
方”，可能构成了地府冥后埃瑞什基旮勒女神（ｄＥｒｉ－ｋｉ－ｇａｌ）的名字；ａｒａｌｉ，一个地理区域的名字，乌鲁克城和巴德提比腊之间
的平原。关于这几个术语的使用和讨论，参见迪那·卡兹：《苏美尔文学作品对地下世界的想象》（Ｄｉｎａ　Ｋａｔｚ，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ｍｅｒｉａｎ　Ｓｏｕｒｃｅｓ），贝塞斯达：马里兰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４３～２４４页。

ｋｕｒ一词还有“东方”“东方人”之意。苏美尔人的地府可能不在西方，因为两河流域的西方是高原和大海，苏美尔人可能是从
东亚或中亚迁移到两河流域的，也许他们原来的家乡是东方的伊朗山区，所以太阳落下的山区是地下世界ｋｕｒ，地下世界也
被称为“日落之地”。



一　苏美尔人近似唯物主义的地下世界观：黑暗、荒凉、虚无的地下世界

在阿卡德语版描述金星女神伊南那（ｄＩｎａｎｎａ）下地府的神话《伊南那下地府》①中，对地下世界的
称呼采用了苏美尔语拼写“ｋｕｒ～ｎｕ－ｇｉ４－ａ”，意为“无回之国”，并将其描述为一个不见光明的地方：
“她注视着冥王涅旮勒的住地，有其入而无其出的地方，有其去而无其回的道路，进入者不见光明之
地。”（第５～７行）这部作品反复将地下世界称为“无回之国”，表明人死后下到地下世界是不能复活
的。在这种地下世界里，人的灵魂不仅生活在黑暗之中，而且没有生命力：“人们不见光明，居住在黑
暗之中；他们像鸟一样穿着羽衣，泥土积满在门扇和门栓上。”（第９～１１行）人们在这里没有生前的食
物和饮品，只能吃黄泥，饮浑水，即使地府里的诸神也是如此：“在那里，各种土壤是人们的充饥物，他
们的主食是黄泥。”（第８行）“我（伊南那）本人要和地府众神一起饮用（地）水。我将食用黄泥而不是
各种面馕，我将饮用混水而不是各种啤酒。”（第３２～３３行）
在神话《神宁弥什孜达下地府的旅程》中，对地府总的生活状况的描述如下：“地府的河流没有水

流动，从中不能饮水；地府的田地不生产谷物，没有面粉可以吃；地府的绵羊不产羊毛，不能编织衣
物。”（第２９～３１行）②在另一神话《吉勒旮美什、恩基杜和地下世界》中，当恩基杜要下地府为吉勒旮
美什取回他的玩具时，吉勒旮美什对他说：“我的朋友，如果你要下地府，让我给你建议，你要遵循我的
指示！让我对你讲，你一定要听我的话：你不要穿你干净的衣服！他们（地府里的灵魂们）会立即认出
你是外来者。你不要用碗里的油涂自己的身体！他们会因为你的气味包围你。你不要在地府投掷你
的矛！那些被矛击倒的灵魂会包围你；你手里不要持一根柳木棍！那些灵魂会觉得被你羞辱。你脚
上不要穿鞋！在地府不要大声说话！不要亲吻你亲爱的妻子！当你和她生气时，你不能打她！不要
亲吻你亲爱的儿子！当你和他生气时，你不能打他！否则，你引起的抗议将把你留在地府。”（第１８４～
１９８行）③由此可见，地府里的灵魂穿着褴褛、赤脚，不能洗澡涂油，没有人间喜怒哀乐的情感。

关于地府里灵魂的形象，从地府出来的恩基杜的灵魂对吉勒旮美什描述说：“如果我告诉你地府
中的法则（á－á），你会坐下哭泣，我也会坐下哭泣。这个你曾经喜欢触摸的［我的身体］，［……］它像
一件长满虱子的破衣服。它像一条藏污纳垢的阴沟。”（第２４７～２５３行）④可见，地府里的灵魂的肉体
是腐烂肮脏的形象。《吉勒旮美什之死》描绘了人刚到达地府中的忐忑不安的行为：“他（吉勒旮美什）

不能站立，不能坐下，他为此恸哭；他不能吃，不能喝，他为此恸哭；很快（冥后的使者）楠塔尔把门关起
来，他不能出来；像一条［离开水的？］鱼，像一只落入陷阱里的瞪羚。”（第１５～１９行）⑤

关于乌尔第三王朝首位国王乌尔那穆（Ｕｒ－Ｎａｍｍｕ）的神话史诗《乌尔那穆之死》⑥，也将地下世
界描述为荒凉之地。乌尔那穆在青壮年时期死于对外征服战争的战场上，他在士兵们的哀悼中前往
地下世界，“通往地府（ｋｕｒ）的路是空荡无物的。战车和国王一起被掩埋了，道路消失了，他（乌尔那
穆）不能前进了”（第７３～７４行）。然后，乌尔那穆到达了地府，向地府的七个看门人奉献了礼物。乌
尔那穆知道“地府的食物是苦的，地府的水是咸的”（第８３行），所以他向地府诸神献上了牛羊，实际上
这些牛羊应该是乌尔那穆的葬礼祭品。
这几部文学作品中描绘的地府情景是一致的：黑暗、荒凉、虚无；河流无水，田不产粮，羊不长毛，

毫无生机；地府里的灵魂像羽毛一样虚无，无衣、无食、无感情，是一种腐烂的尸身的形象。这种地下
世界观反映出苏美尔人的一种近似唯物主义的死亡观。他们不仅承认人必然死亡，而且认为人死是
不能复生的。从天上的神到地上世界的国王，死后的命运与普通人都是一样的，归于尘土，与黄泥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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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伯格：《巴比伦和亚述学教科书》（Ｒｙｋｌｅ　Ｂｏｒｇｅｒ，Ｂａｂｙｌｏｎｉｓｃｈｅ－Ａｓｓｙｒｉｓｃｈｅ　Ｌｅｓｅｓｔüｃｋｅ），罗马：公教真理学会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版，第９５～１０４页。该书的泥板抄本来自尼尼微和阿舒尔。
《神宁弥什孜达下地府的旅程》（Ｎｉｎｉｚｉｄａ＇ｓ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　ｗｏｒｌｄ），拉丁化原文见ＥＴＣＳＬ，１．７．３。

④　《吉勒旮美什、恩基杜和地下世界》（Ｇｉｌｇａｍｅ，Ｅｎｋｉｄｕ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　ｗｏｒｌｄ），拉丁化原文见ＥＴＣＳＬ，１．８．１．４，版本Ａ，泥板
文书出自尼普尔、乌尔。
《吉勒旮美什之死》（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ｏｆ　Ｇｉｌｇａｍｅ），拉丁化原文见ＥＴＣＳＬ，１．８．１．３，尼普尔版本Ⅰ，片段Ａ。
《乌尔那穆之死》（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ｏｆ　Ｕｒ－Ｎａｍｍａ），拉丁化原文见ＥＴＣＳＬ，２．４．１．１，乌尔版本。



水为伴。

二　苏美尔人唯心主义的地下世界观：平行于现实世界的另一世界

在神话史诗《吉勒旮美什、恩基杜和地下世界》①中，吉勒旮美什向暂时从地府出来的恩基杜的灵
魂询问了地府中的生活，恩基杜向他的主人描述了一个与现实世界相近似的地方。根据人们生前在
现实世界中生活的方式和态度，他们死后在地府里的灵魂们有着不同的生活遭遇，并承受他们生前种
种行为的后果。根据不同人的灵魂在地府的生活状况，我们可以判断出这个人生前所处的社会等级。
这部作品特别强调公民养育后代的责任，同时指出后代对祖先的祭祀对于祖先灵魂在地府中的生活
有着重要的影响。
首先，作品形象地描述了有子祭祀、多子祭祀和无子祭祀的灵魂在地府中的不同待遇，从而鼓励

在世的人们努力工作并生养更多的后代。下面是吉勒旮美什和恩基杜关于生前有不同数量儿子的人
和因各种原因而没有继承人的人在地府生活状况的问答对话②。

（版本Ａ）第２５４～２５５行：
　　吉勒旮美什：“你看见有一个儿子的人了吗？”

恩基杜：“我看见了他。”

吉勒旮美什：“他过得怎么样？”

恩基杜：“他因为被钉进他房墙上的木桩（上的卖房契约）而痛苦地哭泣。”③

第２５６～２５７行：
　　有两个儿子的人：“他坐在两面砖搭建的残垣上吃面饼。”

第２５８～２５９行：
　　有三个儿子的人：“他从一个驮驴鞍勾着的皮革水袋中喝水。”

第２６０～２６１行：
　　有四个儿子的人：“他的心高兴的像一个套用驷驴（驾车出行）的人。”

第２６２～２６３行：
　　有五个儿子的人：“他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好书吏，他直接走进宫殿。”

第２６４～２６５行：
　　有六个儿子的人：“他的心高兴的像一个犁田的农夫。”

第２６６～２６７行：
　　有七个儿子的人：“他坐在王座上，和一些较次要的神在听法律诉讼。”

第２６８～２６９行：
　　宫廷太监（ｔｉｒｕ）：“他像一根磨秃了的ａｌａｌａ棍杖，靠在一个议事的角落里。”

第２７０～２７１行：
　　没有生育的妇女：“她像一个被丢弃的破陶罐，没有男人喜欢她。”

第２７２～２７３行：
　　从来没有脱下妻子衣服的年轻男人（ｕｒｕ－ｔｕｒ）：“他在不停地因编绳而哭泣（说）‘我要编完绳子啊’。”

第２７４～２７５行：
　　从来没有脱下丈夫衣服的年轻女子（ｋｉ－ｓｉｋｉｌ）：“她在不停地因编织芦苇制品而哭泣（说）‘我要编完芦苇制品

啊’。”

第２７６～２７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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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勒旮美什、恩基杜和地下世界》，拉丁化原文见ＥＴＣＳＬ　１．８．１．４。本文采用了三个版本：版本Ａ（泥板出土于尼普尔、乌尔
和其他地方）；乌尔版本Ⅰ（ＵＥＴ　６　５８）；乌尔版本Ⅲ（ＵＥＴ　６　６０）。英文译本见本杰明·Ｒ．弗斯特：《吉勒旮美什史诗》（Ｂｅｎｊａ－
ｍｉｎ　Ｒ．Ｆｏｓｔｅｒ，Ｔｈｅ　Ｅｐｉｃ　ｏｆ　Ｇｉｌｇａｍｅ），纽约：诺顿出版公司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２９～１４３页。
《吉勒旮美什、恩基杜和地下世界》，版本Ａ，２５４～２７７行。两人对话采用问答的方式，从２５６行开始本文省略了吉勒旮美什
的问题“你看见有……个儿子的人了吗？”和恩基杜的回答“我看见了他”。

在古代两河流域，人们将卖房的泥板或泥骨契约钉进所卖房的墙上，表示这一房屋已出售。有一个儿子的人在为被钉进他
房墙上的木桩而痛苦地哭泣，因为他的房子已经被卖掉而不属于他了。



　　没有继承人的人：“他吃着像窑烧砖那样硬的面包。”

这一段内容讨论了人的灵魂在地府中生活的差别。生前只养了一个儿子的灵魂在地府中没有安
身之处，为生活贫困而哭泣。养两个儿子的灵魂住在有两面院墙的简陋住处，并有面饼可食用。养三
个儿子的灵魂除了面饼之外，可以饮用子孙奠祭时供应的清甜的水。养四个儿子的灵魂出行有四驴
驾的车。养五个儿子的灵魂成为地府的中级书吏。养六个儿子的灵魂享受地主级别的生活。养七个
儿子的灵魂在地府成为裁决诉讼案件的高级官吏。与养育有儿子的人相比，生前没有子嗣的灵魂则
过着悲惨痛苦的生活。宫廷太监蜷缩在服务房间的角落里。不能生育的妇女被人抛弃，无人喜欢。
年轻男女因感情不和而不养育子嗣，要在地府做苦工。有子祭祀、多子祭祀和无子祭祀的灵魂在地府
的不同生活境遇，表明苏美尔人在现实生活中非常注重子孙繁衍和生命的传承。
在描述了有或无继承人的灵魂在地府的生活状况之后，恩基杜又向吉勒旮美什描述了一些意外

死亡的人、品行有亏的人和早夭或是盛年死亡的王室贵族的灵魂在地府的生活①。
（版本Ａ）第２８７行Ａ－Ｂ：

　　被狮子吞食的人，他痛苦地哀嚎：“啊！我的手！我的脚！”

第２９０～２９１行：

　　在战斗中倒下的人，他的父母不能得到他的头颅，他的妻子在哭泣。

第２９４～２９７行：

　　（行船时）被船桅杆打落水中的人，（他说）：“现在，愿我的母亲叫人游水过来拽开船板，于是，他像捏碎面包

一样将（压在我身上的）船梁毁坏打断。”

第３００～３０１行：

　　（为国家）死于［人生青壮年时期］的人，他躺在诸神的床上。

（乌尔版本Ⅰ）第１～２行：

　　吉勒旮美什：“你看见从屋顶跌落的人了吗？”

恩基杜：“我看见了他。”（＝版本Ａ，第２８７行Ｃ－Ｄ）。

吉勒旮美什：“他过的怎么样？”。

恩基杜：“他粉碎的骨头不能接合。”

第３～４行：

　　被暴风雨神淹死（或雷电击中）的人，他像被牛虻叮咬的公牛一样抽搐。

第５～７行：

　　麻风病人（ｌó～ｓａ－ａｒ－ｕｂ－ｂａ），他的食物（与正常人）是分开的，他的水是分开的，他吃能抓住的草，饮用能得

到的水，他住在隔离的城区②。

第８～９行：

　　不敬父母的人，他永不停歇地大声哭叫：“我的身体啊！我的四肢啊！”

第１０～１１行：

　　诅咒父母的人，他的继承人逃跑了，他的灵魂四处游荡。

第１２～１３行：

　　［直呼］他的神的名字的人，他的灵魂［……］

第１４～１５行：

　　没有人奉献葬礼祭品（ｎｉｎｄａ－ｓｉｇ１０－ｇｅ５）的灵魂（ｇｉｄｉｍ），他吃收集来的别人碗中的残余物和被扔到街上的面

包渣（＝版本Ａ，第２９２～２９３行）。

第１６～１７行：

·４７·

①

②

本段引文中关于被狮子吞食的人、在战斗中倒下的人、行船落水的人和死于人生青壮年时期的人，原文引用的是《吉勒旮美
什、恩基杜和地下世界》的版本Ａ；从“从屋顶跌落的人”开始，原文引用的是《吉勒旮美什、恩基杜和地下世界》的乌尔版本Ⅰ
（＝ＵＥＴ　６　５８）的第１～２１行。

版本Ａ中的麻风病人在地府中的遭遇与这一版本不同。“麻风病人，他像被牛虻叮咬的公牛一样颤抖。”（版本 Ａ，第２８８～
２８９行）



　　不知道自己名字的、我（吉勒旮美什）的生下来已死的婴儿（小王子），他们和金桌、银桌上的蜂蜜和黄油玩耍

（＝版本Ａ，第２９８～２９９行）。

第１８～１９行：

　　放火的人，他的烟升向天空，他的灵魂无法存在（＝版本Ａ，第３０２～３０３行）。

第２０～２１行：

　　欺骗神、发假誓的人，在地府顶端的祭祀地（ｋｉ－ａ－ｎａ～ｓａ～ｋｕｒ－ｒａ），他［被人打］。

这一段对话中描述的人群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是意外死亡的人，共五类：被狮子吞食的人、在
战斗中倒下的人、被桅杆撞落水中的人、从屋顶跌落的人、被暴风雨神击中的人。本文猜测这五类意
外死亡的人为相应职业的从业人员，如牧人、士兵、船员或水手、泥瓦匠、修渠的水利工。他们的灵魂
在地府中痛苦地重复其死亡时的情景，告诫活着的从业人员要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第二组是生前
道德品行有亏的人，共七类：麻风病人、不敬父母之人、诅咒父母之人、直呼神的名字之人、没有人奉献
葬礼祭品之人、放火之人和欺骗神、发假誓言之人。他们死后灵魂一定要遭受惩罚，但具体的惩罚方
式因为文献的破损不得而知。这一组七类人死后在地府的生活暗示了一种因果报应的宗教思想，教
谕人们生前要敬父母，敬神明，否则死后会受到惩罚。第三组人只有两类。第一类死后灵魂躺在地府
诸神的床上的人可能是死于人生青壮年时期的王室贵族们，如乌鲁克城的英雄国王吉勒旮美什、乌尔
王朝的首王乌尔那穆①和基什王朝的埃塔那王等，他们在地府都享受了神级的待遇。第二类是尚未
取名字就夭折的吉勒旮美什的孩子们，即乌鲁克王室早夭的小王子们，由于他们身份高贵，所以死后
灵魂在地府也可以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这一现象反映出在古代两河流域可能存在着一种圣婴崇拜
的宗教思想。
在描述了以上这些特殊死亡的人群在地府的生活状况之后，恩基杜又向吉勒旮美什介绍了吉尔

苏人、阿卡德人、阿摩利人和乌鲁克人在地府的生活状况②。因为吉勒旮美什死亡时两河流域并没有
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的明显区分，所以这一内容反映出这一版本的作者是用古巴比伦时期两河流域
的民族情况去想象地府中各民族的生活场景的。
第２２～２４行：
　　“你看到那些从事引水灌溉的吉尔苏公民的父亲和母亲了吗？”“他们每一个人（吉尔苏人的祖先）面前都有

一千个阿摩利公民，他的灵魂不能击退他们，他不能抵抗他们。这些阿摩利人在他前面占据了地下世界顶端的

祭祀地。”

第２５～２６行：

　　“你看见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了吗？”“他们正在饮用杀戮之水和浑浊之水。”

第２７～２８行：

　　“我（吉勒旮美什）的父亲和母亲生活的如何？”“他们两个人（同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的祖先一样）正在饮用

杀戮之水和浑浊之水。”

地府中吉尔苏公民的父母代表了苏美尔人光荣的祖先。两河流域历史发展到古巴比伦时期（公
元前２００３～前１５９５年），苏美尔人被新迁入两河流域的阿摩利人所取代，逐渐地从两河流域的历史
舞台上消失了。苏美尔人的乌尔王朝被阿摩利人的伊辛、拉尔萨王朝取代。同样，在地府中，苏美尔
人的祖先也无法与人数众多的阿摩利人祖先抗争。在社会历史现实中，苏美尔人亡于伊朗高原上的
埃兰人，阿卡德人亡于来自东北山区野蛮的库提人。因此，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在地府中只能饮用杀
戮之水和浑浊之水。苏美尔人的英雄国王吉勒旮美什的父母也没能逃脱苏美尔人的普遍命运。
苏美尔人的这种以生的视角去想象死后生活的地府的观念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世界观。他们承认

人必然死亡，但是，又从宗教的角度去想象并相信在地府中有一种来世的生活。在他们想象中的这种
平行于现实世界的地下世界中，不同的人和阶级仍过着如同生前一样的生活，这是对人必须面对死

·５７·

①

②

“忠诚的牧羊人乌尔那穆的命运如何？神宁顺之子乌尔那穆，在他人生的青壮年时期被带到了地府那个恐怖的地方。”（《乌
尔那穆之死》，第６１～６３行）
《吉勒旮美什、恩基杜和地下世界》，乌尔版本Ⅰ，第２２～２８行。



亡、却又不愿正视死亡的一种精神安慰。这种思想的合理内核是人类的代代相承，繁衍不息。只有人
世上的人丁兴旺、生活富足，地府中的祖先才能生活的安逸、富足。反之，如果人世上的人命途多舛，
地府中的祖先的灵魂也会受到牵连。

三　统治地下世界的诸神

无论是黑暗、荒凉又虚无的地下世界，还是近似于现实生活的地下世界，都是由地府诸神进行统
治的。统治地府的神明们都有各自的头衔和职责，他们形成了一个完善的地下世界行政管理阶层。
传统的地府神明有：冥王涅旮勒（ｄ　Ｎè－ｅｒｉ１１－ｇａｌ）、冥后埃瑞什基旮勒（ｄＥｒｅ－ｋｉ－ｇａｌ）、地府使者楠塔尔
（ｄＮａｍ－ｔａｒ）和他的妻子胡什比萨格（ｄ　Ｈｕ－ｂｉ－ａｇ）、冥后之子宁阿朱（ｄ　Ｎｉｎ－ａ－ｚｕ）、宁阿朱的儿子宁弥
什孜达（ｄＮｉｎ－ｇｉ－ｚｉ－ｄａ）、宁弥什孜达的妻子宁阿孜穆亚（ｄ　Ｎｉｎ－ａ－ｚｉ－ｍｕ－ａ）和邓皮库格（ｄＤìｍ－ｐｉ－ｋｕｇ）、
杜穆孜（ｄＤｕｍｕ－ｚｉ）、杜穆孜的姐姐弥什廷安那（ｄｅｔｉｎ－ａｎ－ｎａ）、英雄国王吉勒旮美什（ｄ　Ｇｉ－ｉｌ－ｇａ－ｍｅ）
和地府看门人奈提（ｄＮｅ－ｔｉ）。
一些出土于古巴比伦时期尼普尔书吏学校的文学作品抄本提到了统治地下世界的主要神明们。

在原件可能定期为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叙述性神话《乌尔那穆之死》中，乌尔那穆下到地府后，依次向
地府诸神的宫殿奉献了符合各神身份的礼物①：

地府诸神的顺序及神名 地府诸神的头衔 乌尔那穆为其奉献的礼物

第８８～９１行：神涅旮勒ｄ　Ｎｅｒ－
ｇａｌ

ｄＥｎｌｉｌ～ｋｕｒ－ｒａ
地府的神王“恩里勒”

１根权标头、１张带有箭袋和箭的大弓、１把制作
精美的带刺短剑和一个彩色的佩在臀部的皮武
器袋

第９２～９６ 行：吉勒旮美什ｄ

Ｇｉｌｇａｍｅ
ｌｕｇａｌ～ｋｕｒ－ｒａ
地府中的一个国王

１把矛、１个驮驴鞍勾挂的皮革袋、１把猎杀天狮
的ｉｍｉｔｕ长矛、１面立在地上符合他英雄气质的
大盾和１把女神埃瑞什基旮勒喜爱的战斧

第９７～１０１行：埃瑞什基旮勒
ｄＥｒｉｋｉｇａｌ

ａｍａ～ｄ　Ｎｉｎ－ａ－ｚｕ
神宁阿朱的母亲

１个装满油的［……］、１个精美的ａａｎ碗、１件
厚外套、１件长毛外套、１件符合她女主人身份的
王服和表示地下世界神圣权力 ｍｅ的物件

第１０２～１０５行：杜穆孜ｄ　Ｄｕ－
ｍｕｚｉ

ｄａｍ～ｋｉ－áｄＩｎａｎｎａ
女神伊南那喜爱的丈夫

绵羊、［……］、山羊、［……］、手柄上镶有符合他
君主身份的权杖

第 １０６ ～ １０９ 行：楠 塔 尔
ｄ　Ｎａｍｔａｒ

ｌó～ｎａｍ－ｔａｒ－ｔａｒ－ｒａ
决定命运之人

精美的珠宝、金银环、１艘马古尔船（ｍá－ｇｕｒ８）和
戴在神胸前的亮玛瑙石饰件

第１１０～１１３行：胡什比沙格 ｄ

Ｈｕｂｉａｇ
ｄａｍ～ｄ　Ｎａｍｔａｒ
楠塔尔的妻子

１个天青石首饰箱、地下世界所需的饰件、１件镶
天青石银头饰、适合地府神的礼物和１把女性用
梳子

第１１４～１１９行：宁弥什孜达 ｄ

Ｎｉｎｇｉｚｉｄａ
ｕｌ－ｕｒ－ｓａ
年轻的勇士

１辆有黄金车轮的精美战车、［……］驴、有牧马
人驱赶的精选战车驾驴、［……］和四腿有花色的
驴和［……］

第１２０～１２２行：邓皮库格
ｄＤｉｍｐｉ？ｋｕｇ

站在他（神宁弥什孜达）的旁边 １个挂在匕首上的天青石印章和１个带有野牛
头的金银胸针

第１２３～１２８行：宁阿孜穆亚 ｄ

Ｎｉｎ－ａｚｉｍｕａ
ｄｕｂ－ｓａｒ－ｍａｈ～ａｒａｌｉ，地府大书
吏，宁弥什孜达的妻子

１顶有耳饰的雪花石膏美冠、智慧人的雕像、１支
书吏用尖头泥板刻笔、１根天青石测量杆和１根
１丈长的测地绳杆

　　上表可能反映了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地府诸神的排位和职能。神涅旮勒在这一作品中的头衔是
“地下世界的恩里勒”，恩里勒是众神之王、两河流域的最高神。涅旮勒被称为“地下世界的恩里勒”，
表明他的地下世界众神之首的地位。乌鲁克的英雄国王吉勒旮美什排在冥王涅旮勒之后的特殊安

·６７·

① 《乌尔那穆之死》，尼普尔版本，第８８～１２８行。将这一作品定期为乌尔第三王朝时期是因为作品中描述了乌尔那穆的死亡
和葬礼仪式。



排，表明乌尔第三王朝对这一传奇的、半人半神的乌鲁克国王的崇拜。另一原因可能是由于乌尔王朝
起源于乌鲁克第五王朝，因此吉勒旮美什也被看作是乌尔王朝的祖先。冥后埃瑞什基旮勒在此作品
中的头衔是“神宁阿朱的母亲”，在本文引用的其他作品中，女神瑞什基旮勒的头衔都是“地府的女主
（ｎｉｎ～ｋｕｒ－ｒａ）”。传统上认为，埃瑞什基旮勒是冥王涅旮勒的配偶。
排在第四位的牧人神杜穆孜的头衔是“神伊南那喜爱的丈夫”。因为伊南那女神与冥后埃瑞什基

旮勒是姐妹，所以杜穆孜在地府中是与冥王和冥后同一辈分的地府神。牧人神杜穆孜的姐姐弥什廷
安那的头衔是“地府大书吏（ｄｕｂ－ｓａｒ－ｍａｈ～ａｒａｌｉ）”。在一部文学作品中提到：“没有地下世界的大书
吏弥什廷安那，人不能进入通往地下世界的道路，人不能通过去往地下世界的路。”①弥什廷安那似乎
负责登记将进入地下世界的死者的名单，并且授予死者进入地下世界的许可。
地府使者楠塔尔是冥后埃瑞什基旮勒和神恩里勒的儿子。楠塔尔在这一作品中的头衔是“决定

命运之人”。在阿卡德语版的《伊南那下地府》中，楠塔尔的头衔是冥后埃瑞什基旮勒的“使者”（ｓｕｋ－
ｋａｌ）（第６７行），负责向下地府的伊南那女神传达和执行冥后的各项决定。女神胡什比沙格是楠塔尔
的妻子。宁弥什孜达的头衔也是“决定命运之人”，是神宁阿朱和女神宁吉瑞达的儿子，所以他是第三
代的地府神明。宁弥什孜达的妻子宁阿孜穆亚是一位与地府和农业有关的女神。在《乌尔那穆之死》
中，她在地府的头衔是“地府的大书吏”（ｄｕｂ－ｓａｒ－ｍａｈ～ａｒａｌｉ）（第１２７行）②。乌尔那穆送给她的礼物
有书吏用的泥板刻笔、测量绳和测量杆，这些礼物说明了宁阿孜穆亚的书吏职能和农业神属性。在神
话《神恩齐和宁胡尔桑旮》③中，她的头衔是“让好的葡萄汁生长的女士”，这也是她农业神的职能。宁
弥什孜达的另一位妻子邓皮库格是一个属性尚不明确的女神，从乌尔那穆奉献给她的礼物来看，应该
也是与书写有关的神。
在古巴比伦时期抄本的神话《吉勒旮美什之死》中提到的六位地府神明依次是：埃瑞什基旮勒、楠

塔尔、邓皮库格、奈提、宁弥什孜达和杜穆孜④。与《乌尔那穆之死》相比，这一作品中省略了６位主要
地府神的头衔，而且吉勒旮美什献给各神的礼物也没有具体的描述，而是用“见面礼”（ｉｇｉ－ｄｕ８－ｂｉ）、
“问候礼”（ｋａｄｒａ－ｂｉ）、“惊喜”（ｕ６－ｄｉ）和“普通礼物”（ｎí－ｂａ－ｂｉ）这样一般性的词汇概括了。这一作品中

出现了地府主要看门人奈提（Ｎｅｔｉ）的名字⑤，因为“Ｎｅ－ｔｉ”也可以拼写为“Ｐｅ５－ｔｉ”，所以该词可能来源
于阿卡德语动词“ｐｅｔ”，意为“打开”。这一职位表明地下世界是一个有城墙、有紧闭的大门的区域。
而看门人名字的阿卡德语来源表明这时的地府看门人可能是一个塞姆人，也反映了塞姆人的文化对
苏美尔人神学思想的影响。
一件古巴比伦时期的文学作品抄本《南那亚的悼歌》⑥是一个名为卢迪弥尔腊的人为他的父亲书

吏南那亚在地府生活而进行祈祷的祈祷文。与前两部作品相比，这部作品中省略了传统的地府神楠
塔尔、杜穆孜和邓皮库格。但是，它首先提到的是非地府神的太阳神乌图（ｄ　Ｕｔｕ）和月神南那（ｄ　Ｎａｎ－
ｎａ），这可能与太阳和月亮朝夕落入地府的运动有关。根据作品的描述，乌图和南那也是审判灵魂的
法官，他们在光明和和黑暗的日子里交替对死者进行来世审判。
在该祈祷文中排在日月审判神之后的是六位传统的地府神。位列第一和第二的是冥王涅旮勒夫

妇，但这部作品省略了冥后埃瑞什基旮勒的名字，只用“地府女主”的头衔来代替。第三位是冥王夫妇
的孙子宁弥什孜达，其后是英雄国王吉勒旮美什和地府看门人奈提。奇怪的是，基什第一王朝的一位
神王埃塔那也出现在地府众神中，可能是和吉勒旮美什一样，用以表明神王在地府中的优越地位。
根据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苏美尔传统地府神的谱系。第一代地府神主要有四位，冥王涅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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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⑥

Ｂ．Ｅ．Ａ．威利斯：《大英博物馆巴比伦出土泥板文书楔形文献集，第１６～１７部分》（Ｂ．Ｅ．Ａ．Ｗｉｌｌｉｓ，Ｃｕｎｅｉｆｏｒｍ　Ｔｅｘｔｓ　Ｆｒｏｍ　Ｂａｂｙ－
ｌｏｎｉａｎ　Ｔａｂｌｅ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Ｍｕｓｅｕｍ，ＰａｒｔⅩⅥ －ⅩⅦ），伦敦：大英博物馆１９０３年版，第２８４～２８６页。

由于杜穆孜的姐姐弥什廷安那也拥有“地府大书吏”的头衔，因此宁阿孜穆亚和弥什廷安那之间应该有一定的关系。关于这
两个女神之间关系的讨论，见迪那·卡兹：《苏美尔文学作品对地下世界的想象》，第３９７～４０１页。
《神恩齐和宁胡尔桑旮》（Ｅｎｋｉ　ａｎｄ　Ｎｉｎｕｒｓａａ），拉丁化原文见ＥＴＣＳＬ，１．１．１，第２７８行。

⑤　《吉勒旮美什之死》，尼普尔版本Ⅱ，第８～２８、１１行。
《南那亚的悼歌》（Ａｎ　ｅｌｅｇｙ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ｏｆ　Ｎａｎｎａｙａ），拉丁化原文见ＥＴＣＳＬ，５．５．２。



勒和冥后埃瑞什基旮勒，冥后的姻亲牧人神杜穆孜和他的姐姐弥什廷安那女神。第二代地府神有冥
后之子楠塔尔和他的妻子胡什比萨格女神。第三代地府神为冥后之孙宁弥什孜达和他的两位妻子宁
阿孜穆亚女神和邓皮库格女神。关于地府看门人奈提，因为不知道他的出身，所以无法判断其辈分。
此外，苏美人的英雄国王吉勒旮美什也经常和地府的众神一起出现。

四　结　　语

公元前２００４年，埃兰人攻陷了苏美尔人最后的王朝乌尔第三王朝的王城乌尔，苏美尔人从此退
出了两河流域的历史舞台。但是，苏美尔人创造的丰富的文明被其后讲塞姆语的巴比伦人和亚述人
继承了。在巴比伦时期的大量苏美尔文学作品抄本中，有许多作品描述了苏美尔人想象中的地下世
界、人死后在地府的生活和统治地府的众神，如《吉勒旮美什之死》，苏美尔语版《伊南那下地府》，阿卡
德语版《伊南那下地府》《乌尔那穆之死》《吉勒旮美什之死》《吉勒旮美什、恩基杜和地下世界》和《神宁
弥什孜达到地府的旅程》等。苏美尔人的两种地下世界观是互相矛盾的：一种观点认为地下世界是黑
暗、荒凉和虚无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地下世界是近似于现实世界的另一世界。这两种互相矛盾的地下
世界观反映出了苏美尔人思想中朴素唯物主义的死亡观和宗教唯心主义的来世观。苏美尔人想象中
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地下世界都是由地府神明们进行统治的，苏美尔神话体系中传统的地府神有冥王
涅旮勒、冥后埃瑞什基旮勒、神宁阿朱、神宁弥什孜达、女神宁阿孜穆亚、女神邓皮库格、神杜穆孜、女
神弥什廷安那、英雄国王吉勒旮美什、地府使者楠塔尔和地府看门人奈提。这些地府神将对亡者的灵
魂进行审判和管理，奖励那些辛勤劳作、努力养育后代、孝敬父母、奉献国家和虔诚敬神的人，惩罚那
些不孝父母、不敬神明、不和谐社会集体的人。人们死后的灵魂在地府的不同遭遇，十分清晰地反映
出苏美尔人宗教思想中的因果报应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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